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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正（元）月夜，古人
稱為「宵」，唐《兩京新記》
記載：「正月十五夜，敕金
吾馳禁，前後各一日看
燈。」之後以宋為盛，洪邁
《容齋隨筆》「上元張燈」
曰：「予按國史，太祖乾德
（967）五年正月，詔以朝廷
無事，區域又安，令開封府
更增十七、十八兩夕⋯⋯」
《東京夢華錄．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
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汴
京）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
德樓。遊人已集御街（端門）
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
戲。」歷代文人墨客有關詩
詞，最膾炙人口的非歐陽修
的《生查子》莫屬：「去年
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
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
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
去年人，淚濕春衫袖。」從
中可以推想那時情侶不到一
年從「閃」戀到分手的複雜
情感；清代才子袁枚有句名
言：「作詩，不可以無我。」
聯想學士乃性情中人，總不
會對此無動於衷吧，查《蘇
東坡詩歌全編》得相關詞句
十餘則，只見一個活脫脫的
東坡先生不同時期的形象和

宋代世俗風情畫躍然紙面：
平民參與者。《二月三日點燈會客》：「⋯⋯蠶

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冷煙濕雪梅花
在，留得新春作上元。」其老上級司馬光很古板，
對太太觀燈不以為然（家中有燈嘛），而夫人說是去
看人，（靚女帥哥乎？），不料老學究曰，難道我不
是人？！而東坡則從俗，有其《木蘭花令》為證：
「元宵似是歡游好，何況公庭民訟少。萬家遊賞上春
台，十里神仙迷海島。」《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
得此句》：「午夜朧朧淡月黃，夢迴猶有暗塵香。
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春風得意時。曾先後備受三位皇太后青睞，故關
鍵時刻往往會得到呵護，他難免會投桃報李作歌功
頌德的應制詩，如《正月十四日夜扈從端門觀燈三
絕》：「澹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江湖
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見，
此身應坐不歸田。」《戲答王都尉傳柑》：「侍史傳
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
知薝卜是餘香。」當垂簾聽政的高太后告知他在元
祐時所以官居高位乃是神宗遺願時（人才難得），不
禁感激涕零作《神宗皇帝輓詞》：「⋯⋯文武固天
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已
三王（真、仁、英宗）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
象，刻畫愧孤臣。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
仕途坎坷日。神宗熙寧八年（1075）外放山東，

為離開繁華杭州而心情不爽，作《蝶戀花．密州上
元》：「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
畫。⋯⋯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哲
宗親政後又一貶再貶，在徽宗即位獲赦北歸途中作
《自題金山畫像》自嘲地概括了他的仕途坎坷的後半
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聞汝平生功
業，黃州惠州儋州。」此間有《新年五首》：「曉
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追和戊寅歲上元》：
「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夜歸。」《四十年前
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縱橫滿地霜槐影，寂
寞蓮燈半在亡。」《上元夜（惠
州作）》：「前年侍玉輦，端門
萬枝燈。璧月掛罘罳，珠星綴觚
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
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
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不堪回
首的《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
有感》（戊寅歲）：「燈花結盡
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搔首
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
衣。」然而也有達觀的《仇池筆
記．儋耳夜書》：己卯上元，余
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
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
（觀燈）乎？』予欣然從之。」

禪悟解脫中。居士畢竟屬遊性
很濃的豁達者，間或不忘拜謁佛
寺順便觀燈，《祥符寺九曲觀
燈》：「紗籠擎燭迎門入，銀葉

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
波翻焰裡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
像，清吟半逐夢魂銷。」《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
元翰》：「西湖弄水猶應早，北寺觀燈欲及辰。」
——可見那時寺院亦是善男信女們觀燈的好去處；
元宵又被稱為「燈節」，其另一出典為做燃燈法會追
思佛祖，東坡居士通曉佛典，曾作《次韻穎叔觀
燈》：「安西老守是禪僧，到處應然無盡燈。」《曹
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山堂夜岑
寂，燈下看（景德）傳燈（錄）。不覺燈花落，茶毗
一個僧。」然此僧燈非昔日彼花燈，而是禪悟十足
的佛燈。自然有心情不爽時：《上元過祥符僧可久
房蕭然無燈火》：「門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風冷
欲冰。不把琉璃閒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卿卿我我情。有一首《虞美人》入選 ：「（杭州）

沙河塘裡燈初上，水調誰家唱？」還有「燈火家家
有，笙歌處處樓」句，唱和者大概是茶樓閨房抑或
青樓的紅顏知己吧。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

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曹丕說文人相輕，果然。
如今元宵晚會應景，吟唱東坡學士的相關詩詞似有
感悟，待翌日上班老闆發利是時，或有人會驀然感
歎道：「哦，這年總算過完啦。」

前不久在網上看到一篇題為《1898年光緒皇帝在京師大學堂開學時
做的演講》的文章，光緒皇帝，這位看起來軟弱無比的君主，在此次
演講中說道：「明代學者王陽明曾說，『剿山中匪易，剿心中匪
難』，中國人的心中有兩個『賊』，一個叫偽善，一個叫守舊。」光緒
皇帝明確表示，開辦京師大學堂的目的，就是要協助國人祛除這兩個
「賊」。

這段文字，讀來讓人感覺萬分驚訝。我們印象中那位無比懦弱、始
終在老太婆面前俯首帖耳的皇帝，竟然是一個有思想、頗深刻的人
物。想想也是，一個能夠在二十八歲帶領一群文人進行全面變革的青
年皇帝，自然不應該是一個糊塗蟲。換句話說，糊塗蟲自然也想不到
要更改「祖宗之法」。正是一個年輕而有見識的君主，面對腐朽和沉
睡的王朝，不惜一切代價，搞了一齣「百日維新」運動。以往對光緒
皇帝的看法，今天看起來似乎頗有偏頗之處。
在這次演講中，光緒皇帝說道，「朕從識字開始，朕的老師就在教

授朕為君之道，朕親政後，也在不斷學習治國之道。世間的道或許有
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國家，什麼才是真正的
大道，什麼才是讓國家振興之道！」
這段文字固然傳播甚廣，究竟是否真實卻有待考證。豆瓣上也有網

友對此提出質疑，不過，沒有人能夠對此作出說明。但，這並不妨礙
我們對光緒皇帝有一個清晰的判斷。
據余世存在《中國男》一書中寫道，《馬關條約》簽訂數天後，光

緒即明發朱諭，宣示批准合約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當共諒」，
「我君沉惟期艱苦一心，痛除積弊」。關於維新變法的歷史意義，教科
書中歷來談得比較少，而大家的㠥眼點亦一般都放在民族危亡和宮廷
政變上。對此，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評價說：「短期內給予人民相當
充分的民權自由是維新運動的最大成績。」言外之意，維新運動雖然
失敗了，但意義卻非常之大。它不僅開啟了民智，在很大程度上更給
予了民眾相當的民權和自由。由此可見，重新認識光緒皇帝，是可以
加深對百日維新運動價值的理解的。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原來指望通過義和團為自己出口氣的

慈禧太后，挾持㠥光緒皇帝一路西逃。據《景善日記》記載，變亂開
始的時候，珍妃曾經提示光緒皇帝應該留在京城。又據李希聖所著
《庚子國變記》中寫道，「憶扈從某官云，西后自出險，恆語侍臣云
『吾不意乃為帝笑。』至太原，帝稍發舒，一曰招載漪剛毅痛呵，欲
正其罪。西后曰：『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抵潼關，帝
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即入蜀，無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擬
獨歸，否則兵不解，禍終及之。』西后以下，咸相顧有難色⋯⋯」
《庚子國變記》中的這段文字，為我們提供了一點難得的資料。我

們可以看出，作為一國之君的光緒皇帝顯然想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辦
法，那就是自己返回京城出面斡旋。而假如光緒皇帝真的能夠回到北
京，考慮到當時的外交實際，西方列強極可能會以另外一種方式解決
庚子事變的問題。至於光緒皇帝，如能擺脫慈禧太后的控制，歷史或
許會從此改寫。
關於光緒帝的這個想法，《德宗遺事》中也有記載，不過，時間和

地點都有變化。「太后之將奔也，皇上求之曰：『無須出走。外人皆
友邦，其兵來討拳匪，對我國家非有惡意。臣請自往東交民巷，向各
國使臣面談，必無事也。』太后不許。上還朝，㠥朝服，欲自赴使
館。小閹奔告太后，太后自來，命褫去朝服，僅留意洋布衫，嚴禁出
戶。旋即牽連出狩矣。」
《德宗遺事》中的記載，極可能是真實的。當時，列強對光緒皇帝

普遍沒有惡感。但對西太后，則是另外一種看法。光緒帝如果真的有
機會出面與列強周旋，情況極可能會有改觀。但，歷史來不得假設。
庚子事變給了清王朝致命的一擊，不僅將大清帝國帶入了窮途末

路，也將整個民族通過變法自強的道路完全堵死了。國家覆亡之際，
慈禧太后並沒有把希望寄托在通過光緒皇帝出面斡旋上。她或許認為
光緒皇帝軟弱無能，不足以當此大任。或許內心深處更恐懼這位皇帝
一旦脫出了她的手心，就再也控制不了。權術的烏雲，把任何一絲可
能的光明都給遮掩了。
歷史沒有給光緒皇帝一個機會，一直到他死去。慈禧太后一直到

死，都不願意死在光緒的後面。這，從側面說明二人之間的新仇舊
恨。
不過，我們不能簡單以成敗論英雄。從歷史遺留下來的零星資料

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光緒帝是一位有雄心、善思考的君主。余世存
稱光緒是一位「苦命的英雄皇帝」，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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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對

待
。最

難
能
可
貴
的
是
不
管
為
官
或
罷
官
，
信
奉
儒
家
還
是
佛
家
、
道

家
，
蘇
軾
從
不
頹
廢
、
沉
淪
、
消
極
地
度
過
一
生
。
為
官
，
就
為
老

百
姓
，
為
國
家
盡
心
盡
責
；
為
民
，
就
賦
詩
作
文
，
遊
歷
山
水
。
他

那
顆
包
藏
天
地
之
機
，
吞
吐
宇
宙
之
志
的
心
，
以
他
的
堅
韌
不
拔
，

永
遠
前
行
的
精
神
，
令
後
人
格
外
敬
佩
。
他
為
自
己
的
靈
魂
划
出
一

條
堅
強
的
船
。
這
條
船
，
使
他
的
靈
魂
自
由
歡
暢
；
使
他
的
靈
魂
堅

韌
無
比
；
使
他
的
靈
魂
充
滿
驚
人
的
創
造
力
；
使
他
的
靈
魂
不
停
地

充
滿
希
望
向
前
。

當
蘇
軾
已
是
六
十
多
歲
的
老
人
時
，
他
政
治
上
再
次
失
意
，
被
貶

當
時
的
蠻
荒
之
地
惠
州
、
儋
州
。
他
依
然
那
樣
堅
強
，
笑
對
人
生
。

白
頭
蕭
散
滿
霜
風
，
小
閣
籐
床
寄
病
容
。
報
道
先
生
春
睡
美
，
道

人
輕
打
五
更
鐘
。

—
—

︽
縱
筆
︾

這
是
蘇
軾
被
貶
海
南
後
自
我
生
活
的
寫
照
。
那
種
瀟
灑
、
從
容
，

那
份
怡
然
自
得
，
來
自
一
位
六
十
多
歲
，
飽
經
滄
桑
，
九
死
一
生
的

老
人
，
讓
人
感
歎
不
已
。
今
天
，
我
們
的
社
會
競
爭
日
趨
激
烈
，
一

些
人
的
心
靈
已
不
堪
重
負
。
怎
樣
才
能
使
靈
魂
走
向
堅
強
而
自
由
的

境
界
，
既
能
愉
快
地
享
受
順

境
，
又
能
愉
快
地
面
對
逆
境

呢
？
在
一
千
多
年
以
前
，
有
一

位
智
者
，
在
大
悲
大
喜
的
人
生

路
上
，
為
自
己
的
靈
魂
划
出
了

一
條
堅
強
的
船
，
給
了
我
們
啟

示
。三

蘇
祠
的
庭
院
已
長
滿
了
荷

花
，
我
想
，
去
看
看
蘇
軾
，
看

看
庭
院
裡
的
荷
花
，
你
會
明
白

這
些
。

■
蒲
繼
剛

從
靈
魂
深
處
划
出
一
條
堅
強
的
船(

下)

一般而言，讀書是不苛求場所的，無論閒讀還是專
讀，或躺或臥，或站或行皆可，只有古代或現代的文人
才子，才有望在書齋書房盡享書香哩。但這也絕非限於
案上、榻上、園中、車船班機上，還可廁讀。按說廁所
本是如廁之所，人們若顧此讀尋書香，有傷文雅，也恥
於言表，可世人卻大大有之。
筆者認為，廁讀既古樸傳統又另類時尚。古樸傳統謂

之廁所文化原始原態，歷史悠久；另類時尚因其豐富多
彩，新時新態。據《周禮》記載，我國早在三千多年
前，就有廁所建在路邊道旁。在《一夕話》裡載有一副
廁聯；莫道輪回輸五穀；可儲筆劄賦三都。上聯道出廁
所是五穀輪回之地，下聯則說蹲廁思考，便可像晉代左
思作有《三都賦》（寫魏、蜀、吳三個國家的概況）佳
作。
習慣於蹲廁構思文章的文人墨客還有宋歐陽修在《歸

田錄》中寫道：「余平生所做文章，多在三上，乃馬
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屬思爾」。古人如此
廁中寫作，今人則蹲廁看書覽報、作文也就不足為奇
了，有時即便是一張殘損的舊報也能讀上一讀。如今，
民間流傳㠥一首極具詼諧幽默，可謂上乘絕句的打油
詩：手持機密文件，腳跨黃河兩岸，前面機槍掃射，後
面炮火連天。笑談中此廁讀之氣勢與意境就不言而喻
了，這是老祖宗傳下來的廁所文化。
據說，作家周作人也有廁讀之好，他認為廁讀為文人

之風雅趣事，「無論時間多短，想方法要利用一下。書
也無須分經史子集，隨便看看都成，看隨筆一類最
好」。還有梁實秋先生也有廁讀先史。剛到台灣，他曾
向友人借了一本書，置於廁內，雖云不敬，稍得大意，
廁後仔細閱讀。而在下習好專讀幽默，因為其實廁讀本
身即為一件幽默之事。
廁讀不僅是國人的癖好，也是他國的文化。美國人也

有㠥較濃鬱的衛生間閱讀情
結。每年6月1日至7日是美國
已有14年歷史一年一度的
「全國浴室閱讀周」。可見廁
所在美國人心中佔據了非常
重要的位置，許多美國人從
日益複雜的現實世界中逃脫

出來，躲進衛生間尋找心靈上的一片寧靜，讀書、聽音
樂、看電影，全國還有相當多的獲得過碩士學位的人也
有在浴室讀書的習慣。
可見，無論古今還是中外，無論小讀者還是大文人，

都是廁讀的圈中人士，其讀風千秋各異：左思廁作《三
都賦》，彰顯方寸之間築三都之巨製；歐陽修三上開
卷，擇時小讀匯集淵博才華；周作人廁讀隨筆，強調種
類，首選最愛；梁實秋雖云不敬，稍得大意，謙和有
加，讀書方法講究先泛後精。如此種種廁讀更被推崇為
另類時尚文化，同時也催生出令人褒獎的書癡書痞及讀
書人的文化性格，更有甚者有人突發奇想，利用人們喜
歡廁讀的習慣，竟把廁紙變成了公文用紙和資訊載體，
研製了一種安裝在廁牆上的裝置，如廁者不但可以借助
該裝置上網瀏覽，還可以把需要的資訊列印在廁紙上，
真可謂廁讀達人，雷人之舉！
廁所，雅稱衛生間，不僅可以洗手，還可化妝和休

息。從廁讀到「衛讀」，不只是一個稱謂與環境的變
化，而是其中的文化內涵更為豐富。隨㠥社會文明程度
的提高與進步，積極宣導衛生間文化，如今城市的公共
衛生間像星級賓館一樣高端，家庭衛生間也設計講究，
功能完備，具備衛讀條件。或報或刊，或詩或文，稍時
小讀，雖不夠盡興，但也算愜意。所以衛讀並非不登大
雅之堂，因為它本身亦是大眾和人性的需要，也算是一
種文化和文明的象徵和標誌。
「衛讀」無論古樸傳統還是另類時尚，終究是一種讀

態，其作為「正讀」的延伸，或閒讀待解，或稍續書
癮，或偷時問學，或文牘構思，幾乎成為人們生活方式
的一個特徵，既增強時間觀念，又體現務學精神，何嘗
不讀？如今，儘管世風浮躁，衛讀難免被譏諷為迂腐可
笑之舉，但在求知篤學的海洋裡，它永遠是一朵美麗的
浪花，和人們心裡一個不離不棄的閱讀情結。

在《三國》片集中，關公的形象很好，面如重
棗，相貌堂堂，相信很符合一般人心中關公的形
象。
小說《三國演義》，寫關雲長敗走麥城，遇害，之

後劉備起兵報仇。在第八十三回「戰猇亭先主得仇
人」，寫關興追殺潘璋（吳將，與朱然共擒關公），
夜裡，在山中迷路，來到一個莊上。小說這樣寫：
「⋯⋯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

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人，興曰：吾是戰將，迷路
到此，求一飯充飢。老人引入，興見堂內點㠥明
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興大哭而拜。老人問曰：
將軍何故哭拜？興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
下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
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日為神
乎？⋯⋯」
關公在歷代，不論是民間或官方，都受到極高的

尊重。在漢時，他斬袁紹大將顏良，曹操已表封他
為漢壽亭侯。後來宋、明、清時都有封謚。漢代以
後，對帝王、大臣等高層人物，死後都有謚號，是
簡要概括他的一生大德。宋、明、清時，關羽早已

是古人，統治者仍然把他當做
那一代的重要人物來加以追
謚，這當然有當時的現實作
用，就是因為關公在民間的聲
譽很高，統治者也來表示他們
很尊重這位關羽。關公在民

間，人們一直稱之關公、關聖，到現在，還是到處
可以見到關帝廟。
如果照上面所引的《三國演義》一段文字看，在

關公剛遇害時，即使在山野間，民間已把關公拜為
神明了。小說所記未必能完全作準，但小說的寫作
年代卻可以作準確的說明，至少在小說的寫作年代
（作者羅貫中，元末明初人），即元末明初時，民間
就是這樣普遍供奉關公的，所以羅貫中才會想當然
地把這情景寫入了小說中。
民間最尊重關公的義氣。在古時封建道德標準

中，忠、孝是最重要的。忠孝都有具體對象，忠是
忠於君，忠於主；孝是孝敬父母。但是在平輩之中
呢？那不屬於忠孝，是「義」。劉、關、張義結兄
弟，把義放在很高的地位，這是民間最關心的道德
觀念。民間要辦甚麼事，都得仗義，為了義氣，大
家為同一個目標赴湯蹈火。《水滸傳》裡面的一百
零八個逼上梁山的好漢，也都最尊重一個義字。
民間到處有關公廟，上面是正義凜然的關公像。

紅面、威武、正氣，大家都熟悉這個形象，接受這
個形象。拍《三國》片集，怎樣處理好這一形象，

是很要重視的。
《三國》片集中的關公，塑造的形象正如《三國

演義》所寫：「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
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
凜。」相信很為觀眾接受。
《三國》片集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情節，以更加

尊重的態度，處理關羽之死。
在《三國志》中，寫關羽之死是在敗軍之後，

「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
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三國演義》描寫比
較詳細，先是關公自麥城引殘卒二百餘人，行到初
更以後，四下伏兵皆起，所隨之兵，漸漸稀少。最
後只剩得十餘人。終於「長㢕套索，一齊並舉，先
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
忠所獲」。見孫權時，關公仍罵孫權為鼠輩，孫權
「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第七十七回）。
在這史書與小說中，都只說「斬羽及子平」，「關公
父子皆遇害」，只是一筆帶過，關公應該只是被斬。
但《三國》片集中，寫關公戰至最後孤身一人，仍
然十分威風地端坐，從容自刎。這個形象就更加完
美了，令人起敬。
說到關公，現在仍是大眾尊敬的人物。人們稱劉

備、張飛的姓名，對關羽，卻一直稱關公。就在這
部寫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中，也處處稱關
公。民間怎樣形成這普遍的態度，是值得研究的話
題。

「衛讀」侃談

■郝 晶

■吳羊璧

關公之受敬重

■三蘇祠庭院的荷花。網上圖片

■元宵節又稱「燈節」。 網上圖片


